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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扬名单上没有的人 （散文 ）
沭秦

我住的 四层楼 ，原是单 身楼 ，因住房紧 张现
在变成了家属楼 ，幽暗漫长 的走廊上堆满了煤炉
和杂物 ，烟熏火燎 ，杂乱无章 ，一眼望 去 ，很像
滑稽剧 《七十二家房客》。各家打扫时 ，只把门
前巴掌大的一块地面扫一下 ，决不越
雷池一步 ，久而久之 ，就形成了各 自
的“势力范 围”。人们对 “自 扫门前
雪”的古训体会得如此深切 ，常令我
敬佩 。至于那作为公共走道的一至 四
层楼梯 ，自 然无人问津了 ，不管多么
脏，没有人会介意 的 。奇怪的是这从
来无人打扫 的楼梯 ，有一度时间却一
天天干净了 。

往日 梯楼上布满的果皮 、纸屑和灰尘一下子
不见了 。我感到清爽 ，也有点蹊跷 ，我想一定是
哪位有洁癖的人干 的了 ，因为世上总有看不惯肮
脏的人 。我记得我就扫过几回楼梯。不过我在扫

楼梯时心中 蕴着一股忿懑 ：七十二家房客为什么
仅自 扫门前雪呢 ，难道这条公共走道是属于另一
个世界的么 ？

一天下班回来 ，我匆匆走上楼梯 ，看见一位
背朝着我的老头在扫二楼的楼梯 ，扫得很认真 。
我一进家门就问：“二楼那个扫楼梯的老头是谁？”
他们说可能是谁家的亲戚吧 。我不禁赞道：“这
个老头真不错！”

一连几天楼道一直很干净 ，人们每天上班下
班，忙忙碌碌 。各人脑子里兴许装着事业 、爱情 、
友谊 ，抑或还有烦恼 ，锅碗瓢盆 、勾心斗角 ，对
楼道上的细微变化 ，不会注意或者根本不值得往
脑子里去 。然而一天晚上 ，当 这位老头拿着拖把
拖楼梯时 ，我大为惊异 ：这往 日 被遗忘的地方 ，
有人扫它一下就不错了 ，今 日 还有人像拖房间一
样为它 “洗脸”，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。我又问
家人：“这老头究竟是哪儿的？”他们说：“是

四楼安装公司 的。”我说 ：
“ 四楼可从未住过安装公

司的人呀？”“因为厂 里
要安装一台大型机器 ，四
川某建筑公司来了二十来

个人 ，临时住在 四楼的一个套间里。”——原来
如此 。

有一天晚上 ，我带着不解的疑惑走上 四楼 ，
正巧又碰见老头在拖四楼的楼梯 ，借着 昏暗 的灯

光，我打量着老头 ：上着一件背心 ，中
等身材五十开外 ，赤红脸 ，那短短的 白
发在暗弱的灯 光下尤为醒 目 。我从他身
边走过，走到原来那套空着 的套间 ，
门大敞着 ，屋 内一台大彩 电正播着歌舞 ，
围着 一群人正有 说有笑地看着 。当 我下
楼时 ，我对这位可敬的老头说：“你劳
累了 一天 ，应 该看看 电视休息一下。”
他和善地笑着说：“不 累”。这时我才

清楚地看到他那被太阳染就的赤红 的脸膛 ，笑 口
里一排整齐的牙齿 ，满脸洋溢着粗犷的微笑 。

当我躺在床上时却久久不能入睡 ，老头那一
脸健康的色彩 ，那充满善意的粗犷的微笑 ，强烈
地灼热着我的心 。我想全楼几十户人家 ，极少见
过扫楼梯的人 ，即使有也寥若晨星 。我也见过有
些领导 ，黎明即起 ，洒扫庭除 ，也见过卫生检查
团要光临检查时 ，有些单位扫把四起 ，尘烟滚滚 。
但总觉那是在某种外力 的号召下 的偶而为之的举
动。至于一个五十开外的外 乡 人 ，一个临时的过
客，在他临时驻足的这段时间里 ，天天打扫楼道 ，
却令人肃然起敬 。倘若
人人都能如此，“莫为
善小而不为 ，莫为恶小
而为之”，一个民族 的
精神文明 岂不跃到一个
令人瞠 目 的 高度了么 ？

安装公司 的老头早
已到别处去了 ，我不知
他的姓名 ，不知他的家
境，也不知他有什么伟
业，而他的形象令我难
忘。这期间 ，世界大势 ，
改革浪潮 ，奥运圣火以
及种种奇闻轶事 ；常常
从我们嘴上流过 ，但绝
少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位
老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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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是那浑厚 圆润
的秦腔 ，许是那块喷
香甘甜的麻饼 ，总之
多年 前 ，我就记住了
西安城里 唱戏的叔叔
袁克勤 。

那是1962年 冬天
的一个早晨 ，我正在
门外墙根晒暖暖 ，手
拿一个烧焦 的洋芋疙
瘩剥着黑夹 ，忽地眼
前一个高大的影儿挡
住了 我的太阳 ，正欲
抬头看 ，伸来的大手
已拧住了我的半个脸
颊。没等我认准是谁 ，
他就 叫 我 是 小 东 西 ，
一把把我抱起 ，笑着
就从他的兜里掏 出 一
块圆 圆 的让人嘴馋的

沙糖麻饼儿 。
后来我问爸 。爸才说 ：这就是

袁克勤 。
听说那就是袁克勤叔叔 ，过后

我好后悔 。因为我早听人说 ：袁旗
寨有一个唱戏的大名人 ，戏文唱得
特别好 ，陈妙华转弯处带个滑音 ，
李爱 芹 哭 墓 戏 嗓 子 恰 到 那 时 的 沙
哑，我爸说 ，袁叔叔的唱腔跟他们

不一样 ，一字一句颠
得特别开 ，有如高 山
之粗犷 ，似小河之涓
涓，谁也学不来 。我
于是 天 天 想 看 他 的
戏。

有一年 ，我的愿
望终于实现了 。那天
他从城里来 ，邀我和
爸一 起 去 观 看 他 的

“ 下河东”。我真高
兴呢 。那天 ，我咬着
他回 回记着给我带来
的沙糖麻饼儿 ，走进
剧团。——嗬 ，那一
夜的戏 ，真 叫 唱红 了 ，

台下掌声雷鸣 ，观众吹哨 叫好 ，随
着一幕幕的戏 ，我竟然被他的唱腔
迷住了 。

从那 以后 ，我一天天地爱看袁
叔叔的戏了 ，每估摸着他要来了 ，
就在村 口 等 。可每次都是失望 地 回
来。那次分了 手 ，几年 了 ，人一直
没有来 。广播里也没了他的唱腔了 。
我不知为什么 。

只记得一天晚上 ，父亲急急忙
忙地从外面 回来 ，心情很不好 ，走

进厨房吃惊地对正拉风箱的母亲 说 ：
“ 我咋听人说 ，他叔叔把一句 词唱错

了。”妈把脸一沉 ，说：“不会吧 ！
那段子成天唱 ，熟了 。咋会错呢？”
妈不相信风言风语 ，我更不信 。可是
日子好久了 ，我们老听不到他的戏 。

妈再说好 ，爸也坐不住了 ，他夜
夜睡不下 ，便往闹哄哄的省城去探望 。
我印象最深 的是 ，那天爸回来的样子
很难看 。妈一看 ，什么也不问了 ，默
默地领我去睡觉 。

后来 ，我才听人说 ，袁叔叔死了 。
有人说他是受了什么株连 。总之 ，我
不懂 ，我再不敢提到他的戏 ，也没敢
再说叔叔的那块大麻饼好吃 。

几年过去 了 ，一个艳阳天 ，我正
在屋 里 ，猛格地又从广播里听到袁叔
叔演唱 的 “下河东”。一个蹦子跑 出
来，高兴地叫 爸 ，咧咧地喊妈 。当 一
家人高兴地围坐在一起静听时 ，我却
背朝新楼哭了 。因为我又想起了那块
大麻饼 ，那张慈祥 的笑脸 ，那迷人的
唱腔 ，还有……

他虽去了 。但每 当 我听见 、看见
人们 街 头 巷 尾 议 论起他那 亢 奋 的 唱
腔，高 兴地挤进 商 店购他 的带子 时 ，
我就想 ：如果他的生命是一条直线 ，
一生 中 没有坎坷没有灾难的话 ，他那
艺术之花 ，一定会在今天的百花园 中 ，
愈开愈艳呢 。

牡丹 王伯 鼎

一个 名 字
——献 给 雷 锋

门树林
一阵 风过 了 就过 了
一片 云飘 了 就飘 了
可一 个名 字
就如江 南 的 雨 丝
北国 的 炉 火
总润 着 你 的 心 田
总热 着 你 的 心 窝

一泓 水流 了 就流 了
一丛 花 落 了 就 落 了
可一 个名 字
就如夜 里 的 亮 星
东升 的 朝 阳
总映 着 你 的 心迹
总照 着 你 的 心 灵

该忘 的 早 忘 了
该没 的 早 没 了
可一 个名 字
就如 一 只 巨 手
一座丰碑
总擦 亮 着 你 的 心境
总耸 立 在你 的 心 中

心曲
宋纯孝

浇花人还 来 吗
花瓣 零 落
新蕾 也 没 了 生 气
唯有 胚 芽
更绿

昨夜
一阵骤 雨
湿了 你 成 熟 的 梦
告别 发 黄 的 岁 月
把幽 蓝
一笔 笔涂 向 星 空

晚春
知更 鸟 已 经 唱 累
衔着 一 声 声 火花
照彻 你 身 心深 处
生长 多 年
没有 燃放 没 有爆 发

的歌

厂区 掠 影
祁生学

两排 住 房 相 对
差点 儿就 牵 着 了 手
门和 门 距 离 太近
说悄 悄 话也得 压低

嗓门
夜晚 ，近 处 的 狗咬

着星
也吵 不 醒这 里 的 酣

梦
有一 天 早 上
小雪 突 然 和 玩 了 一

个通 宵 麻 将 的 丈 夫 吵 架
了

于是 ，家 家挑起 了
门帘

年
龄
不
饶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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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艺评论

教授 治 猫 的 启 示

陕工 报3月 20日 三
版发表的乔怀贵 同志的
文章《教授与波斯猫》，
似乎意在明 “理儿”一
一“奢望得到个无疵之
物，世界只有一场空”。
可是 ，我感兴趣的 ，却
是“教授”的治猫 ，并
以为该文的妙处正在于
此。

“ 波斯猫”，这种
原来被视为 “姓资”的

“ 洋种”，也成了今 日

百姓之家的 “尤物”，
引出 了作者的文章 。其
意义在于 ：可以促人转
变观念——某些“洋货 ”
或“洋作派”，并非都

“ 姓资”。重要的不在
于“养 ”而在于 “治”，
看“教授”对 “洋货 ”
的“放浪 因子”，不是
厌弃 ，也不是纵容 ，而
是认真 “改造”——设
法儿 “治”，
一治 其 “劣
习”，二治其

“ 毛病”，尤
其是第二次用
的“法子 ”被

“ 仁慈”的教
授夫 人 怒 斥 为 “太 残
忍”。试想 ：不 “太残
忍”能使它 “一下改了
那毛病”吗 ？

“ 洋货”的 “血液
中”缺 “土”多 “洋 ”
乃正常现象 。否则 ，何
以为 “洋”？我们的所
谓“开放”，主要是对

“ 洋”开放 。这就需要
有一种正确的对 “洋 ”
态度 ，既不能“排洋”，
也不能 “怕洋”，更不
能“崇洋”。

“ 教授”对 “波斯

猫”这 “洋货”，一方
面不求 “无疵之物”，
另一方面对其 “错误的
习性”，“有法子治”，

且“治”中
讲究实事求
是，不讲空
洞的 “仁
慈”，为了

“ 根除”毛
病，敢于让

其“脚 肉儿就滴 出血珠
来”，而不怕被人骂为

“ 太残忍”。
现实生活 中 ，只 习

惯于 养 “土 猫”，排
斥或害怕养 “洋猫”的
人，还大有人在 ，这亦
不奇 。

另一种极端 的人 ，
更大有人在 ：一切都是
“ 洋 ”的 “好”，以 “洋 ”
来要求“土”、衡量“土 ”
甚至否定 “土”，而对

“ 洋”的劣 习 、毛病 ，
或视而不见 ，或多方开

脱，甚至乱加颂扬 ，根
本不想或不敢想“治”，
完全忘记了 自 己 “姓什
么”，自 觉不 自 觉地搞
乱改革开放 。

此文好在用 艺术形
象说理 ：一切事物都有
长处 、短处 ，不能追求

“ 完美”，只能扬长治
短，重在治短 ，要敢治 、
会治 、狠治 。否则，“开
放”就有变质、“酿酸 ”
的危险 。

（ 请作 者告知姓名
地址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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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 地 区

第一 部 诗 集

《 蓝星星 》问世
我省 青 年 诗人 陈 敏

的诗集 《蓝星星 》已 由
陕西 旅游 出 版社 出 版 发

行。这 是 安 康 地 区 文 艺
工作 者 建 国 以 来 出 版 的
第一 本诗 集 。

作者 长期 生 活 在 陕
南，熟 悉 陕 南 、热 爱 陕
南。善 于 捕 捉 生 活 ，以
干练 传神 的 笔 调 讴歌 陕
南。作 品 生 活 气 息 浓 郁 ，

想象 丰 富 ，文 笔 委婉 、细腻 。文 思 灵 动 、色 彩 鲜
明，深藏 独 特 的 哲 理 ，具 有 浓 郁 的 艺 术 魅 力 ，给
人以 美 的 享 受 。

作者 现 为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陕 西 分 会 会 员 ，自
1981年 开始 发表作 品 ，是
陕西 省 近年 来 涌 现 的 有 影

响的 青 年诗人 。
青年诗人叶 延 滨 为 该

诗集 作 了 序 。
（ 程世雄 ）


